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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队员们冲锋
陷阵，后方战友也开足
马力。中山医院长期支
援的新疆医学院一附
院知道中山战友在武
汉前线，立即送来一卡
车苹果，运输车冒着风
雪连续行驶了四天，把
苹果拉到驻地。虽然武
汉当天-4℃， 但队员
们被 “中山新医一家
人， 民族团结共抗疫”

的战友情温暖了许久。

护士长潘文彦带
领大家将全国各地捐
赠来的水果、牛奶分发
给患者，同时不忘告诉
他们这是全国人民的
心意 ， 患者们都很感
激。 有患者不愿吃饭，

医疗队员就一遍遍地
安慰他们，并告诉他们
只有吃好 、睡好 ，才能
战胜病毒。 有位患者，

直系亲属相继病故，生
活物品也没人补给，医
疗队得知后，及时安排
人员购买了相应的生
活物品送给他。

危重患者多是老
人，且多为家庭聚集性
病例，很多患者在隔离
病房深感孤独无助，身
心都承受着巨大负担。

医疗队进驻病房后注
意到这个问题，利用医
院配置的两台智能手
机，在查房时协助危重
症患者与家属视频通
话。看着屏幕两端热泪
盈眶的亲人，所有队员
同样泪湿双眼。

一件一件的小事，

重塑的是患者的信心，

也进一步坚定了医者
的信心与决心。

每天穿着厚重的
隔离服，面对看不见的病毒、未知的暴
露风险、连续的高强度工作，这群医务
人员也会有内心“崩盘”的时候。 为何
坚守“不退”？ 很多医务人员都跟记者
提到一点：患者的眼神，求生的眼神。

“只有来到武汉，才知道这场疫情
给武汉带来多大的痛苦，我们医务人
员的到来 ，就是给病人以希望 ，有了
希望，我们一起走出来。 ”钟鸣说，以
前去过武汉很多次，这一次坐在车里
看着空荡荡的中心城区， 一切恍如电
影画面。

很多人都期待“风暴中心的人”带
来疫情“赛点”的消息。 “说实话，这场
战役何时能迎来终点， 我没有办法预
测 ，这需要非常专业的 、更高层面的
流行病学专家来研判 ， 但我知道的
是 ， 只有整个疫情得到控制 ， 真正
的发病人数降低甚至不再增加 ， 危
重病人都获得救治 ， 这才是这场战
役的终点 ，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可
以回家了。” 钟鸣说， 他和很多医生
一样， 即便在感觉很困难的时刻， 依
旧不放弃尝试的努力， 依旧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 能获得一些确切有效的治
疗方法或有突破性进展， 也在期待拐
点的到来。

医疗队又从全国各地赶来了。 根
据2月19日的最新数据， 全国29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包括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和军队系统， 已派出3.2万余
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 他们带去的不
仅是满满的斗志， 还有毕生的医学经
验、 临床操作与研判。 从除夕夜第一
批医疗队员火速集结、率先出征，上海
先后共有 9 批 1640 名医务人员义无
反顾、奔赴一线。

“白衣逆行”， 心无旁骛———我
来了， 我来不及悲伤， 我要救人！ 这
里想用一句医生的话来作结尾： 不到
武汉， 你难以体会什么叫向死而生，

奋不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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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胜则湖北胜， 湖北胜则全国胜。 如果说， 这是一
场与新冠肺炎的对战， 雷霆之势即起， 全国各地驰援武汉
的医务人员无疑是 “风暴中心的人”。 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
统计， 全国已派出 3.2 万余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 上海先
后共有 9 批 1640 名医务人员义无反顾、 奔赴武汉。

在全球都没有特效药， 新药、 疫苗研制还需时日的情
况下， 这批医务人员面对的无疑是一场 “最硬的仗”。

鏖战至今， 战情胶着， 上海医疗队正在做什么， 有什
么重要发现和经验分享给全国同道？ 记者连线了几名 “风
暴中心的人”， 听听他们眼中的 “武汉战场”。

上海医疗队的拼搏，大家都看在眼里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殊死鏖战
“我在金银潭，这里就是我的战场！ ”

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钟鸣采访， 并不容易， 不仅因为他的救治专家身

份，还因为他是全国最早驰援武汉的专家之一。 1

月 23 日，小年夜，在武汉宣布机场、火车站等离汉

通道暂时关闭之际， 钟鸣受国家卫健委指派驰援

武汉，他也因此被许多媒体誉为“最美逆行者”。

钟鸣直奔的就是金银潭医院， 武汉最大的传

染病医院，他在金银潭工作已进入第四周。作为在

武汉疫情中心地带与这个全球新型病毒直接 “对

战”最久的医生之一，钟鸣特别想对上海及全国同

行说两点：第一，保重身体，科学防护是可以有效

减少、避免交叉感染的；第二，对这个疾病，大家要

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它跟我们过去遇到的疾病不

太一样，需要大家更集中精力，更谨慎行事，也需要

不断总结经验，去发现一些有关这个病的规律。 ”

经历过非典，去过汶川地震救援一线，钟鸣直

言，此行挑战是他在外执行救援任务最长、难度最

大的一次，“对病情发展的很多认识超越以往范

围”。 一句话，可窥见这个新病毒的狡猾与凶悍。

钟鸣记得初入金银潭的感觉：貌似平静，却蕴

藏紧张。这是一名久经“生死场”医生的直觉。首次

踏进病房 ， 他接触的第一个病人就是已上了

ECMO（俗称“人工心肺机”）两周的重症患者 ，全

身情况都很差，“感觉形势非常严峻”。

没时间回味“紧张”，年三十，钟鸣就与武汉本

地及全国赶来驰援的专家投入救治工作。 他带领

一个治疗组，穿上隔离防护装备，一天工作七八个

小时，面对的都是重症乃至危重症患者。

“患者的病情有些发展得非常快， 有多快？

快到几分钟内可能是生死之别， 需要医生作出快

速决策与反应。” 钟鸣是较早提到 “炎症风暴 ”

现象的专家之一，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是基于

以往其他疾病中出现类似情况的一种推测， 但我

还没有办法证明， 因此也说不上立竿见影的直接

应对举措”。

钟鸣说得很客观， 这也正是很多医务人员当

下在面对重症患者时的做法———ECMO 用上了，

CRRT（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用上了，血浆置换用

上了……你可以听到很多医学专有名词， 其实就

是各类针对身体突发情况的支撑治疗、 对症治疗

等手段，因为全球都没有特效药问世。一名医生形

象地说，“就是你眼睁睁看着命垂一线了， 你必须

把所有以往的经验、认知，乃至十八般武艺都拿出

来———去救命！ ”

所谓“炎症风暴”现象，形象地说是炎症因子在

体内形成暴风式袭击，袭击不限肺部，还会扫荡心

脏、肾脏、肝脏等，短时间内引发全身多脏器衰竭。

注意到这点的还有陈德昌， 上海首批驰援武

汉医疗队成员、瑞金医院重症医学专家、中华医学

会重症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被学生誉为重症

“大神”。

上海首批医疗队由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

长郑军华挂帅，大年夜出征，队员们都是“吃着年

夜饭”接到出征指令的。国家有命，一夜成军，这支

具有战斗力的队伍一小时内在机场集结完毕，年

初一凌晨抵达武汉， 很快接手了金银潭医院的两

个病区，面对的都是重症乃至危重症患者。

“我在金银潭，这里就是我的战场。”陈德昌教

授是久经沙场的 “ICU 老兵 ”，这次遇到的是 “劲

敌”。 他发现，“新冠病毒的感染非常奇怪，早期时

可能是比较缓和的，但经过一个星期，有可能会突

然启动了体内的某个病理生理机制， 病情急转直

下，会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 ”

到底是什么原因启动了如此强烈的风暴打

击？ 钟鸣、陈德昌都还没找到答案，全世界暂时也

没人给出答案。在全球尚无特效药的情况下，医生

们等不起，因为生命等不起。

“过去，我们也没有这类病人的治疗经验，但

经过 10 多天的治疗，大家对病人病理生理的变化

规律有了一定了解，治疗流程也做了优化，重点是

‘早发现’。 ”陈德昌的目标很明确：危重与重症患

者的救治是施救的重中之重， 就是争取把急转直

下的那个病理生理过程阻断， 使病人不进展到重

症、危重症。

“没有特效药，不等于我们无法治疗。”陈德昌

解释说，当病情进展到重症阶段后，医生要做的就

是跟病毒复制抢时间，因为暂时没有特效药，主要

就靠人体自身抵抗力产生抗体， 通过细胞免疫把

病毒清除干净。而清除病毒需要一定时间，大概被

感染一周后， 体内才会产生特异性的抗体慢慢清

除掉病毒。所以，医生们开展器官支持等治疗的目

标， 一是让人体有一个时间窗口来产生特异性抗

体，一直支持到产生抗体后把病毒清除掉；二是把

器官支持住以后，让它有自我修复的机会，使病人

从重症变成轻症，再慢慢治愈、出院。

钟鸣、 陈德昌以及更多医生都在循着这个思

路与病毒赛跑。陈德昌更直接形象地说，现有治疗

手段主要就是抑制病毒复制， 跟它复制的速度抢

时间，等人体能产生自身抗体了，相当于“增援部

队”到了，就能把病毒清除掉，病人也就慢慢康复

了。 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提高抢救的效率，降

低死亡率。

曙光初现
“重症患者出院了，病床流转起来了”

鏖战很难，战果如何？

2 月 9 日起，武汉发起“应收尽收”拉网大排

查，落实“四类人员”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法

明确排除的发热患者，以及密切接触者）分类集中

管理措施。 在金银潭，医护人员直接感受到了“应

收尽收”这一总攻时刻的来临，病区收治负荷一下

子大了。 钟鸣记得，有一天，整个金银潭医院一晚

上就收了 281 位病人，是在下班时，要求每个病房

加 11 张床，“加床”也要把病人收进来，当日后半

夜，钟鸣所在的病区新收了 11 位病人……这个工

作量不是把原来的工作放下再做， 而是在原有工

作量的基础上再增加的，而这个“工作量”就是一

条条随时可能停摆的生命。

令钟鸣和所有同仁倍感振奋的是， 也是 9 日

前后， 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地医疗队大批赶来

驰援武汉，仅 9 日当天，全国就有 41 架次从各地

奔来驰援的医疗队 “包机” 航班降落武汉天河机

场，创下该机场单日迎接医疗队的历史纪录。 “白

衣战士”星夜驰援，对早期抵达武汉的驰援医生以

及武汉与湖北当地医务人员而言，是一剂最强“强

心剂”———“让你感觉背后是强大的祖国”，有医生

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第一批上海驰援武汉医疗队

成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副主任蒋进军

感慨：金银潭不是孤潭，武汉也从来不是一座孤城。

全国医疗救治“大协作”带来的是更多的医护

人手、设备和物资，陈德昌也迎来了更多上海娘家

的“战友们”。

年初四，由瑞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医学会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委员陈尔真挂帅的第二批上海驰

援武汉医疗队出征， 接管的是武汉第三医院光谷

院区多个重症病区。根据“应收尽收”的原则，医院

对病人进行分级、分层救治，轻病人会转往方舱医

院或雷神山医院，武汉三院以收治重病人为主。没

什么休整适应， 这支上海医疗队与武汉三院同仁

第一时间根据国家最新版治疗指南， 制定了适合

三院的诊治规范与预案。 “这就是打仗， 分秒必

争！ ”陈尔真说。

紧接着的 2 月 9 日， 瑞金医院受命派出的第

四批 136 人驰援武汉医疗队出征， 他们与上海华

山医院等汇入的是全国多省派出的 17 支“特种部

队”，将“整建制”接手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

17 个重症病区。 其中，华山医院接手的是其中唯

一的重症监护室 （ICU），“收最重的病人 ，打最硬

的仗”。

来自瑞金医院的第四批医疗队入驻武汉同济

医院光谷院区后， 不到 24 小时就接手了 28 位病

人，其中 8 人病重、2 人病危，除 17 位老年病患，

还有很多病人合并有各类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肾脏疾病等。来自瑞金医院 15 个

专业的医生团队和近 10 个专业的护理团队，进行

了一次“非常规”多学科协作交班。

瑞金医院手术室护士陈沅在日记中这样描述

从飞机上俯瞰“武汉战场”的第一面：这座城市好

像睡着了，需要有人来叫醒他，而我们正是其中之

一。 “为了唤醒希望，我们来了。 ”瑞金医院第四批

医疗队领队、 瑞金医院副院长胡伟国略带嘶哑的

声音中透出的却是坚定。

一丝丝希望已在早期抵达的上海医疗队里

出现： 在上海首批驰援武汉医疗队正式接手病

人的第 18 天， 医疗队所在的金银潭医院已累计

收治 100 多位重症新冠肺炎病人， 其中 30 多名

已治愈出院 ； 在上海第二批医疗队所在的武汉

三院的三个病区， 累计收治病人 100 多人， 累计

出院 18 人。

“有一个病人让我印象深刻， 1 月 27 日晚

他被送入病房时， 大脑严重缺氧已失去意识， 再

晚几个小时就无力回天了， 但经过两周多治疗，

我昨天看到他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其实像他一样

的病人不少， 我们还是可以尽力拉回来， 所以死

亡率也比之前显著降低了。” 说起病人的良好转

归， “铁汉” 陈德昌会开心得像个孩子， 他说，

“我们主要收治重症病人， 如果病人治疗后症状

明显减轻了， 一步一步改善了， 就把他转到轻症

病房。 已经有好几名病人转出我们的病房， 然后

我们很快又收入新的重症病人， 这样床位也就周

转起来了。”

争分夺秒
“尽我所学扶起生命，来不及悲伤”

上海医疗队的拼搏，上海人的认真，上海医护

的精益求精，大家都看在眼里。

“尊重生命，向所有为挽留患者生命极速战斗

的勇士们致敬！ 复旦中山医院医疗队自接管我们

病区以来， 我一直被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对病

人的精心救治态度所鼓舞……武汉是我们的城

市，我们的土地，我们应该坚守在这里，而他们是

为了帮我们抢回土地、抢回家园而战斗。 ”这是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一名医生分享在朋友圈里的

一段话。

病毒在肆虐，战士一刻不松懈！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的 141 位“白衣战士”奋战在武汉前线的

多家医院里。其中，中山医院派出的第四批驰援武

汉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了武大人民医院东院的两

个病房，共 80 张床位，每个床位上都有一个故事、

一个家庭。

病房里一位 73 岁的老太太，氧饱和度在吸氧

10 升的基础上只剩下 60%，老太太的老伴前一天

在这个病房因新冠肺炎去世了， 所有医护都心急

如焚。 病区队长叶伶、 顾国嵘医生立马冲进隔离

区，老人已意识模糊，患者儿子也已几近放弃，“母

亲实在太累了，医生，我只求你们让她走得不要太

痛苦。 ”

患者、家属，眼看都已放弃了希望，但这支中山

医院治疗团队依然在奋力抢救。 “我们既然来了，就

要好好救治每一个患者，绝不放弃。 ”医疗队队员刘

子龙说得很坚定。然而，老太太最终还是在第二天因

病情进一步加重而去世。

刘子龙医生在他后来的抗“疫”日记中写道：“我

们面对的是来势汹汹的疾病和深受疾病折磨的武汉

市民。 我们带着使命而来，出发时我们是所谓的‘逆

行者’，到武汉后，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全国人

民都在盯着每天变化的那些数字， 我们决定不了发

病总数，但我们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尽我们所学，把我

们管的每一个危重患者变成轻症，再让其治愈出院。

所以我们来不及悲伤，来不及失落，又投入另一个危

重患者的抢救工作中。 ”

今年 1 月， 在上海报道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后， 中山医院呼吸科叶伶医生就到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参与患者救治工作， 属于早期与这个新病

毒“过招”的医生。 这支医疗队来武汉的时间不算最

长，但在叶伶的带领下，成功抢救了好几例患者，给

所有队员树立了信心。

病区里有一位病情极危重的老太太， 双肺弥漫

性病变， 吸氧 15 升的情况下， 氧饱和度 90%左右

（正常人 98%）， 胸闷气促明显， 且经常出现症状的

加重。 这天， 当她再度出现胸闷、 气促加重， 氧饱

和度低至 70%以下， 当班医生原准备启动气管插

管 （气管插管未必能彻底解决问题， 医护团队还要

承担插管后病人合并感染的风险）。 争分夺秒之际，

叶伶医生再度 “快速复盘” 患者病情， 通过与家属

电话反复沟通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老人年轻时得过

哮喘。

该患者病毒性肺炎疾病危重没错， 但为何会阵

发性加重， 是不是哮喘未得到控制？ 叶伶立马指导

治疗小组开具吸入支气管舒张剂 、 静脉激素等医

嘱， 并亲自安装高流量吸氧系统， 患者症状立马缓

解， 氧饱和度明显改善。 虽然老人病情依旧很重，

但当她能清楚说出 “谢谢” 两字时， 医护们都眼角

含泪。

“我们面对的绝不是一个个单纯的疾病，还有藏

在疾病背后的很多东西。 ”叶伶说。

▲陈德昌， 上海市

第一批驰援武汉医疗队

队员、 瑞金医院重症医

学专家 。 这支大年夜

“放下年夜饭饭碗 ” 出

征武汉的医疗队， 驰援

的是武汉最大的传染

病医院金银潭医院。

荩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郑军华， 是

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领

队， 队员们大年夜出征

武汉 ， 年初一凌晨抵

达， 很快接手了金银潭

医院的两个病区。

荩中山医院钟鸣医生 ，

1 月 23 日小年夜受国家卫

健委指派奔赴武汉， 是全国

最早驰援武汉的医生之一。

荨陈尔真， 上海市

第二批驰援武汉医疗队

领队 、 瑞金医院副院

长， 重症医学专家， 带

领来自上海多家医院的

100 多名医护人员， 接

手武汉三院的多个重症

病区。

▲胡伟国， 瑞金

医院第四批驰援武汉

医疗队领队、 瑞金医

院副院长 ， 领衔 136

人队伍“整建制”接手

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

区一个重症病区。

襍大图： 2 月 14

日 ， 武汉突降大雪 ，

上海医疗队成员清晨

冒雪奔赴收治确诊患

者的定点医院， 开始

一天的奋战。

荨华山医院副院

长马昕， 亲自护送首

批医护人员进入方舱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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